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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ｊｉａｎｇｓｈｕｎｘｉｎｇ＠ ｉｖｐｐ．ａｃ．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２０１５２ ／ ｊ．ｎｐ．２０２５０６３０００４９

丁奕，蒋顺兴，汤建荣，汪筱林．武夷山国家公园白垩系崇安组红层中遗迹化石的首次发现．国家公园（中英文），２０２５，３（１０）：６４９⁃６５６．
Ｄｉｎｇ Ｙ， Ｊｉａｎｇ Ｓ Ｘ， Ｔａｎｇ Ｊ Ｒ， Ｗａｎｇ Ｘ Ｌ．Ｆｉｒｓｔ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ｆｏｓｓｉ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ｄ ｂ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Ｃｈｏｎｇ′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２０２５，３（１０）：６４９⁃６５６．

武夷山国家公园白垩系崇安组红层中遗迹化石的首次
发现

丁　 奕１，蒋顺兴２，∗，汤建荣３，汪筱林２，４

１ 渭南师范学院环境与生命科学学院， 渭南　 ７１４０９９

２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３ 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福州　 ３５００１３

４ 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崇安组红层中化石稀少，仅少量孢粉化石被发现报道。 武夷山国家公园范围内也没有任何古生物化石的报道。 首次对福

建武夷山国家公园大王峰崇安组内遗迹化石进行了描述报道，发现遗迹化石 ４ 属 ４ 种，包括：Ａｒｅｎｉｃｏｌｉｔｅｓ ｉｓｐ．（似沙蠋迹未定

种）、Ｃｏｃｈｌｉｃｈｎｕｓ ｉｓｐ．（螺丝迹未定种）、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ｉｓｐ．（石针迹未定种）及 Ｐｌａｎｏｌｉｔｅｓ ｂｅｖｅｒｌｅｙｅｎｓｉｓ（贝弗利漫游迹）。 遗迹化石群落以

层面发育大量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与 Ａｒｅｎｉｃｏｌｉｔｅｓ 为特征，可归入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Ａｒｅｎｉｃｏｌｉｔｅｓ 遗迹组合，指示崇安组可能为水动力条件较强的河流

沙坝或分流河道环境。 同时，由于遗迹化石丰度较高但分异度较低，属于机会种分子，反映在晚白垩世早期，造迹生物处于高压

力环境之中。 大王峰崇安组遗迹化石的研究不仅为崇安组古环境的重建补充了重要的遗迹学证据，也为武夷山国家公园增加

了更为丰富的古生物学自然遗迹。
关键词：崇安组； 红层； 武夷山； 遗迹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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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Ｌａｔｅ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ｏｎｇ′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 ｂｅｄ； Ｗｕｙ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ｉｃｈｎｏｆｏｓｓｉｌ

“红层”是地质历史时期广泛沉积的由偏红色调的砾岩、砂岩、泥岩等碎屑岩构成的沉积物［１］。 我国红层

多形成于白垩纪，白垩纪红层出露面积超过 ８２ 万 ｋｍ２，占红层总面积约 ８０％［２—３］。 我国东南地区白垩纪红层

发育广泛，且地层厚度巨大，形成了极具特色、风光秀美的丹霞地貌。 其中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世界著名丹霞地

貌景区，白垩纪红层发育，具有丰富的景观生态价值。 前人虽然对福建地区红层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由于红层

岩性特殊，往往难以保存化石，红层的古生物学研究整体较少，且大多集中在孢粉与植物化石的研究［４］。
武夷山国家公园位于福建省与江西省交界处的武夷山脉北段，总面积为 １２８０ｋｍ２。 其中，福建省域内面

积 １００１．４１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７８．２％。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地，也是我国第一批正式成立

的国家公园［５］。 武夷山国家公园囊括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等 ５ 种保护地类型。
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自然遗迹以园区东部的丹霞地貌最具代表性，这一丹霞地貌主要由崇安组的碎屑岩沉积形

成，属于我国东南地区广泛分布的晚白垩世“红层”。 虽然，近年来在武夷山市周边地区发现了福建省的第一

件恐龙化石，奇异福建龙（Ｆｕｊｉａｎｖｅｎａｔｏｒ ｐｒｏｄｉｇｉｏｓｕｓ）和最早的鸟类政和八闽鸟（Ｂａｍｉｎｏｒｎｉｓ ｚｈｅｎｇｈｅｎｓｉｓ），在恐龙

演化和鸟类起源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这些发现都来自于上侏罗统的地层［６—７］，目前在景区范围内的

晚白垩世地层中还没有确凿的古生物化石报道。
２０２３—２０２５ 年期间对武夷山国家公园进行自然遗迹调研和关键区快速识别的过程中，在大王峰山腰（海

拔约 ４００ｍ）处崇安组红层中首次发现了数量丰富的遗迹化石。 这些遗迹化石虽然丰度较高，但分异度很低，
属于明显的机会种（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分子。 对崇安组红层中的遗迹化石组合进行了首次描记，并根据遗迹学证据

探讨了研究区域崇安组沉积环境，不仅为崇安组红层的研究补充了重要的遗迹学证据，也为武夷山国家公园

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古生物学自然遗迹。

１　 地质背景

福建省内红层主要分布于政和—大埔断裂带以西，空间上呈北东向带状展布。 依据空间分布、基底及构

造特征，可将福建境内红层自西向东，分为三个条带：西带沿武夷山、泰宁、宁化一线分布；中带大致沿连城、上
杭一线分布，主要分布于闽西南地区；东带则主要沿松溪、建瓯、沙县、永安一线分布。 武夷山地质公园地处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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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交界武夷山脉北段，距武夷山市区南约 １０ｋｍ，位于西带（图 １）。 遗迹化石点位发现于武夷山国家公园内大

王峰半山腰处（图 １），大王峰位于武夷宫西侧，九曲溪口北岸，是进入武夷山的第一峰，海拔约 ５３０ｍ。 大王峰

主要由赤石群上部的崇安组构成，岩层倾向为近北西向，倾角为 ２０°—３０°，岩性以紫红色厚—巨厚层状的砾

岩、砂砾岩为主，夹厚—巨厚层状含砾砂岩及薄层状砂岩、粉砂岩，发育平行层理、中到大型的交错层理、冲
刷—充填构造，反映了强水动力特征，可能是冲积扇—河流沉积［８］；下伏沙县组地层，岩性以紫红色含砾细砂

图 １　 遗迹化石位置及地层岩性柱状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ｅ ｆｏｓｓｉ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ｕｍｎ ｃｈａｒｔ

Ｋ２ｃ：上白垩统崇安组；Ｋ２ｓ：下白垩统沙县组

岩为主，发育粉砂岩或砂砾岩夹层（图 １）。 因缺乏可以测年的岩浆岩以及能够进行生物地层对比的古生物化

石，所以关于不同盆地的崇安组时代还是存在一些分歧。 梁诗经等［４］ 通过与其相邻的泰宁龙安盆地发现的

植物以及孢粉化石组合对比研究，认为崇安组为晚白垩世晚期，相当于康尼亚克期—马斯特里赫特期

（Ｃｏｎｉａｃｉａｎ⁃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ｉａｎ）。 邢光福等［９］ 对泰宁盆地风洞一带的崇安组底部火山岩开展 Ｕ⁃Ｐｂ 定年，获得了

（９８．５２±０．９６）Ｍａ 的年龄，并推测盆地中崇安组的沉积年龄可能为早白垩世晚期。 据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的《国际地

层年代表》，早⁃晚白垩世的界线在 １００．５Ｍａ，所以泰宁盆地风洞一带的崇安组沉积年龄应该为晚白垩世早期。
Ｌｉ 等［１０］在泰宁金湖地区获得了两个沙县组的年龄，分别为（１０１．１±１．２）Ｍａ 和（９７．３±１．０）Ｍａ，认为沙县组是从

１５６　 １０ 期 　 　 　 丁奕　 等：武夷山国家公园白垩系崇安组红层中遗迹化石的首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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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白垩世晚期到晚白垩世早期。 综上，崇安组的年龄开始于晚白垩世早期，延续时间可能不长。

２　 结果

本文描述遗迹共 ４ 属 ４ 种，均为底生迹（ｈｙｐｉｃｈｎｉａ），产自崇安组厚层含砾砂岩下底面。 由于研究剖面位

于武夷山国家地质公园景区内，无法进行样品采集，因此所有遗迹化石均只拍照记录（图 ２）。

图 ２　 大王峰崇安组典型遗迹化石

Ｆｉｇ．２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ｔｒａｃｅ ｆｏｓｓ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ｏｎｇ′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ａｗａｎｇ Ｐｅａｋ

Ａｒ：似沙蠋迹未定种；Ｃｏ：螺丝迹未定种；Ｐｌ：贝弗利漫游迹；Ｓｋ：石针迹未定种

Ａｒｅｎｉｃｏｌｉｔｅｓ ｉｓｐ．（似沙蠋迹未定种）为简单的无分枝“Ｕ”型潜穴，未见蹼状及衬里构造，垂直或略斜交于层

面分布。 在岩层表面，潜穴横切面常形成成对出现的近圆形开口，两开口间距 １．５—６．０ｃｍ，潜穴直径 １．０—
１．５ｃｍ。 　

Ａｒｅｎｉｃｏｌｉｔｅｓ Ｓａｌｔｅｒ， １８５７， 与 Ｒｈｉｚｏｃｏｒａｌｌｉｕｍ Ｚｅｎｋｅｒ， １８３６ 形态特征相似， 均为 “ Ｕ” 形潜穴。 区别是

Ｒｈｉｚｏｃｏｒａｌｌｉｕｍ 与层面平行，且发育蹼状构造。 Ｄｉｐｌｏｃｒａｔｅｒｉｏｎ Ｔｏｒｅｌｌ，１８７０ 虽然同样是垂直层面的“Ｕ”形潜穴，
但也具有蹼状构造。 Ｂｉｆｕｎｇｉｔｅｓ Ｄｅｓｉｏ，１９４０ 有时也可形成成对出现的地层凸起［１１］，但其开口通常具有哑铃形

或箭头形膨胀的顶端。 本文所描述标本两开口均为近圆形，且之间未见蹼状构造，所以归入 Ａｒｅｎｉｃｏｌｉｔｅｓ，但由

于本文描述遗迹仅可观察到层面开口形态，纵切面形态特征难以观察，因此鉴定为 Ａｒｅｎｉｃｏｌｉｔｅｓ ｉｓｐ．。
Ａｒｅｎｉｃｏｌｉｔｅｓ 最初由 Ｓａｌｔｅｒ［１２］根据英格兰地区石炭纪砂岩中的标本建立，通常认为是蠕虫类环节动物或小型甲

壳动物建造的居住潜穴［１３］，常见于潮坪环境，在非海相地层中也广泛发育［１４—１５］。
Ｃｏｃｈｌｉｃｈｎｕｓ ｉｓｐ．（螺丝迹未定种）表面光滑，左右摆动呈较规则的波状或蛇曲线状，不分枝，平行层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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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保存为下底面凹陷，在层面上形成近“Ｓ”型的正弦状曲线。 遗迹宽度基本保持一致，弯曲轻微，直径约

１．２ｃｍ，长度超过 １３．０ｃｍ。
Ｃｏｃｈｌｉｃｈｎｕｓ Ｈｉｔｃｈｃｏｃｋ，１８５８ 与 Ｂｅｌｏｒｈａｐｈｅ Ｆｕｃｈｓ，１８９５ 及 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ｏｐｓｉｓ Ｈｅｅｒ，１８７７ 均为蛇曲状遗迹，形态相

似。 但 Ｃｏｃｈｌｉｃｈｎｕｓ 多呈正弦“Ｓ”型；Ｂｅｌｏｒｈａｐｈｅ 可见锯齿状二级蛇曲；Ｈｅｌｍｉｎｔｈｏｐｓｉｓ 多为不规则蛇曲状［１６—１７］。
本文标本形态呈近“ Ｓ” 型，可归为 Ｃｏｃｈｌｉｃｈｎｕｓ。 但由于该属标本仅发现一处，且并不完整，因此鉴定为

Ｃｏｃｈｌｉｃｈｎｕｓ ｉｓｐ．。 Ｃｏｃｈｌｉｃｈｎｕ 常被当作是蠕虫类或昆虫幼虫的觅食构造，在各类海相（如：浅海、深海）与非海

相环境（如洪积平原、河湖沉积）中均有分布［１８—１９］。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２０］在现代湖泊边缘与洪积平原环境中发现线

虫类造迹生物亦可形成类似波状遗迹。
Ｐｌａｎｏｌｉｔｅｓ ｂｅｖｅｒｌｅｙｅｎｓｉｓ（贝弗利漫游迹）为直或略微弯曲的水平管状潜穴，未见分枝，但偶见潜穴之间相互

交叉，平行层面密集分布，宽约 １．２—２．０ｃｍ，长度可达 ２０．０ｃｍ 以上。 潜穴表面光滑，充填物颜色与围岩相似，
均呈紫红色，无衬里构造。

Ｐｌａｎｏｌｉｔｅｓ 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ｎ，１８７３ 与 Ｐａｌａｅｏｐｈｙｃｕｓ Ｈａｌｌ，１８４７ 均为水平管状潜穴，外形相似，但 Ｐｌａｎｏｌｉｔｅｓ 被认为是

蠕形动物的觅食构造，潜穴为主动充填；而 Ｐａｌａｅｏｐｈｙｃｕｓ 一般认为是造迹生物建造的开放性居住潜穴，潜穴受

重力作用形成被动充填［２１—２２］。 因此，Ｐｌａｎｏｌｉｔｅｓ 以不具衬里，及填充物颜色与围岩不同，而与 Ｐａｌａｅｏｐｈｙｃｕｓ 相
区别［２３—２４］。 Ｓｃｏｙｅｎｉａ Ｗｈｉｔｅ，１９２９ 也是直或略微弯曲的不分枝细长潜穴，是陆相红层中常见的典型遗迹化石，
但 Ｓｃｏｙｅｎｉａ 潜穴表面通常具有不规则的绳索状纹饰，内部发育蹼状回填构造［１７， ２５］。 本文描述标本虽然充填

物颜色与围岩相似，但不具衬里结构与回填构造，且潜穴表面光滑，因此归入 Ｐｌａｎｏｌｉｔｅｓ。 目前 Ｐｌａｎｏｌｉｔｅｓ 遗迹

属共有 ３ 个常见遗迹种：Ｐ． ｍｏｎｔａｎｕｓ，Ｐ． ｂｅｖｅｒｌｅｙｅｎｓｉｓ 和 Ｐ． ａｎｎｕｌａｒｉｕｓ（表 １）。 本文描述遗迹以较大的体型（长
度可达 ２０ｃｍ），与 Ｐ． ｍｏｎｔａｎｕ 相区分；以表面光滑，不具环状装饰与 Ｐ． ａｎｎｕｌａｒｉｕｓ 相区分；因此鉴定为

Ｐ． ｂｅｖｅｒｌｅｙｅｎｓｉｓ。 该遗迹种从寒武纪至第四纪均有记录［２６， ２８］，并广泛分布于海相及陆相的各类环境［１９，２９］，在
陆相环境中，其造迹生物可能为节肢动物［３０］。

表 １　 常见 Ｐｌａｎｏｌｉｔｅｓ遗迹种及特征（修改自杨式溥等［１６］ ）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ｃｈｎｏ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ｏｌｉｔｅｓ
遗迹种
Ｉｃｈｎｏｓｐｅｃｉｅｓ

主要特征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ｌａｎｏｌｉｔｅｓ ｍｏｎｔａｎｕｓ 潜穴较小（直径通常小于 ５ｍｍ），表面光滑，不分枝 ［２６］
Ｐｌａｎｏｌｉｔｅｓ ｂｅｖｅｒｌｅｙｅｎｓｉｓ 潜穴较大（直径通常 ５—３０ｍｍ，长度 ２—２４ｃｍ），直或略微弯曲，不分枝 ［１９］
Ｐｌａｎｏｌｉｔｅｓ ａｎｎｕｌａｒｉｕｓ 潜穴表面具有环状装饰 ［２７］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ｉｓｐ．（石针迹未定种）为垂直于层面的简单管状、针状潜穴，不分枝，表面光滑无饰。 在沉积物中

密集分布，且相互平行。 在岩层表面可见圆形或卵圆形开口，开口凸出层面约 ０． ２ｃｍ，潜穴直径约 １． ０—
１．５ｃｍ，填充物颜色与围岩相似。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Ｈａｌｄｅｍａｎｎ，１８４０ 是最早被定义的有效遗迹属种之一，研究历史悠久，该属目前共有 ６ 个常见遗

迹种（表 ２），分别是：Ｓ．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ｉｓ，Ｓ． ｍａｇｎｕｓ，Ｓ． ｉｎｇｅｎｓ，Ｓ． ａｎｎｕｌａｔｕｓ 以及 Ｓ． ｂｕｌｂｕｓ［３２，３６］。 本文所描述

标本仅可见层面潜穴开口形态，故鉴定为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ｉｓｐ．。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是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遗迹相典型分子，主要分布于浅

海高能环境［３７—３８］，但从陆相至深海的其他环境也广泛分布［３９—４０］。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一般被认为是食悬浮生物（如环

节动物）建造的居住潜穴［４１］，但随着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在各种环境中被相继发现，最新研究发现一些陆生甲壳动物或

昆虫幼虫也可建造类似的垂直居住潜穴，可能是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的潜在造迹生物［４２］。

３　 讨论

由于受到太平洋板块俯冲的影响，中生代晚期华南陆缘岩浆作用与构造活动强烈，整个地貌格局发生突

变，古气候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 早白垩世早期，华南板块沿海地区虽受到板块俯冲作用影响而渐隆升，但速

率较低，岩性及地化数据显示此时气候以暖湿为主［４３］。 早白垩世晚期，华南沿海地区受挤压作用快速隆升，

３５６　 １０ 期 　 　 　 丁奕　 等：武夷山国家公园白垩系崇安组红层中遗迹化石的首次发现 　



ｈｔｔｐｓ： ／ ／ ｎｐ．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表 ２　 常见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遗迹种及特征（修改自杨式溥等［１６］ ）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ｃｈｎｏ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遗迹种
Ｉｃｈｎｏｓｐｅｃｉｅｓ

主要特征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ｌｉｎｅａｒｉｓ 垂直直立管状潜穴，表面光滑，常密集成群出现 ［３１］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ｉｓ 锥形或柱形潜穴，直或略倾斜，较短小，常弯曲 ［３２］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ｍａｇｎｕｓ 潜穴可稍微弯曲，长度较大，可达 ２０ ｃｍ ［１７］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ｉｎｇｅｎｓ 潜穴呈垂直锥状，具潜穴壁及不规则膨胀 ［３３］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ａｎｎｕｌａｔｕｓ 潜穴表面光滑，具横纹 ［３４］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ｂｕｌｂｕｓ 潜穴常有圆球或半球型膨胀结构 ［３５］

阻碍太平洋的暖湿气流［４４］，并且，坂头组顶部岩性粒度出现明显增大，粗砂岩发育，同时沙县组底部岩性粒度

也逐渐增大，整体体现出湖泊相向河流相的转变。 沉积学证据及地化证据均指示在研究区域气候逐渐向干热

转换［１］。 晚白垩世早期，华南沿海区域海岸山脉持续隆升，高度可达近 ４０００ｍ［４５］，持续阻挡太平洋的暖湿气

流，使得华南东南缘长期处于干热气候，但季节性降水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会造成局部地区温湿气候的出

现［４６］。 同时，海岸山内部的山间盆地由于海拔较高，局部出现干冷气候，这一现象也得到了碳酸盐古温度计

算及古生物学证据的支持［４７］。 综上，华南沿海地区在白垩纪经历了温润⁃干热⁃干热 ／干冷（极端天气）的转变

过程，这一系列气候变化与白垩纪以来的全球温室气候，及白垩纪末生物多样性降低背景相一致。
本文所描述遗迹化石发育于晚白垩世早期崇安组内，崇安组内化石稀少，下伏沙县组中丰富的化石类型

基本消失，仅一些裸子植物花粉（如：Ｐｉｎｕｓｐｏｌｌｅｎｉｔｅｓ）及蕨类植物孢子（如：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ｉｉｄｉｔｅｓ）被发现报道［４］。 因

此，大王峰遗迹化石的发现为研究崇安组古环境补充了至关重要的遗迹学证据。 胡斌和吴贤涛［４８］ 在研究川

西峨眉山白垩纪爽关组陆相遗迹化石时，将遗迹群落划分出 Ｓｃｏｙｅｎｉａ⁃Ｓｔｅｉｎｉｃｈｎｕｓ⁃Ｒｕｓｏｐｈｙｃｕｓ 组合与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Ａｒｅｎｉｃｏｌｉｔｅｓ 组合，认为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Ａｒｅｎｉｃｏｌｉｔｅｓ 组合可能代表了高能量水道沙堤或近滨环境，并反映造迹生物当时

处于一种经常干旱，周期性泛滥的河流环境。 大王峰遗迹化石以层面发育大量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与 Ａｒｅｎｉｃｏｌｉｔｅｓ 为特

征，因此可归入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Ａｒｅｎｉｃｏｌｉｔｅｓ 组合，反映崇安组可能形成于水动力条件较强的河流沙坝或分流河道环

境，并指示出研究区域晚白垩世早期气候干燥。 同时，崇安组内遗迹化石群落仅发育 ４ 属 ４ 种，以垂直潜穴为

主，分异度较低；但丰度较高，属于机会种（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分子［４９］，表明在晚白垩世早期，由于研究区域气候干旱，
且伴随极端气候发生，生物处于高压力环境之中，只有少数造迹生物能够适应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在沉积物

内部或表面居住、觅食，形成数量众多的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Ａｒｅｎｉｃｏｌｉｔｅｓ 及 Ｐｌａｎｏｌｉｔｅｓ。 综上，大王峰崇安组遗迹化石组合

显示在晚白垩世早期，研究区域生物已处于高压力环境中，这一结果也与地球化学、沉积学研究得出的结论相

一致［１，５０］。

４　 结论

福建地区崇安组红层中化石稀少，本文首次对武夷山大王峰山腰处崇安组中的遗迹化石进行了系统研

究，识别出遗迹化石：Ａｒｅｎｉｃｏｌｉｔｅ ｉｓｐ．、Ｐｌａｎｏｌｉｔｅｓ ｂｅｖｅｒｌｅｙｅｎｓｉｓ、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ｉｓｐ．及 Ｃｏｃｈｌｉｃｈｎｕｓ ｉｓｐ．。 遗迹化石群落以层

面发育大量垂直潜穴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 与 Ａｒｅｎｉｃｏｌｉｔｅｓ 为特征，属于 Ｓｋｏｌｉｔｈｏｓ⁃Ａｒｅｎｉｃｏｌｉｔｅｓ 组合，反映崇安组沉积环境可能

为水动力条件较强的河流沙坝或分流河道环境。 同时，崇安组遗迹化石呈高丰度、低分异度，属于机会种

（ｒ⁃Ｓｅｌｅｃｔｅｄ）分子，指示研究区域造迹生物当时可能处于干旱的高压力生存环境中。 值得注意的是，晚白垩世

早期陆相生态环境便已出现持续恶化，这一现象是否也对白垩纪末期生物灭绝事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依然

有待进一步研究加以证实。 本文不仅为研究崇安组古环境补充了至关重要的遗迹学证据，也为武夷山国家公

园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古生物学自然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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